Being 存有 存有或實存（existence）是一切實體最基本的特性。研究存有的學問叫做存有論（ontology），是希臘哲學最重要的問題。在討論存有及非存有、存有與改變（becoming）的分別時，巴門尼德（Parmenides，主前515～主前450，希臘哲學家）與柏拉圖（Plato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 柏拉圖主義}）均認為，純淨的存有界是不變的、永恆的、不改動的、理性的及獨一的。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 亞里斯多德主義}）則對各種存有及不同用法的「是」（is）較感興趣。近代哲學家的趨向，是從柏拉圖的惟心論（Ide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9,Name=Idealism}），轉向亞里斯多德對各種不同存有的分析。昔日哲學家關心的問題，如臆想的實體、抽象觀念，以至無時間性的對象，今日已不受重視；今日人關心的，是述語、存在、分類及身分到底「是」什麼的問題。在批評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和笛卡兒（Descartes{\LinkToBook:TopicID=353,Name=Descartes, Rene■}）以存有論證來論證神的存在時，休謨（Hume{\LinkToBook:TopicID=593,Name=Hume, David 休謨}）、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和羅素（Bertrand Russell, 1872～1970）均否認存在是述語，因為它不能對事物的描述增加任何認識。奎恩（W. O. V. Quine，1908年生）提出存有學的相對性（ontological relativity）的問題︰「我們相信某套理論，是表示接受什麼事物的存在呢？」這問題的答案正是，存有就是一個變異的價值。
　　近代存在主義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較多注意存有的特性。沙特（Sartre）把非生物的（en soi）存有和人的（pour soi）存有分開；雅斯培（K. Jaspers）則分辨普通存有（Dasein）、真實存有（Existenz），和超越存有（Being）。海德格（Heidegger）接受這種分辨。存在主義者關心的，是要把物的存有（不能自選的），和人可以選擇的存有，以及超越存有分別開來。這些思想對神學發生深遠的影響，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就是本於此而稱神為「存有者本身」（being itself），或「存有的基礎」（the ground of being）。這樣界定神，好像又回到古代希臘哲學那樣，把神定為不變的、不受感的及永恆的。進程（Process{\LinkToBook:TopicID=960,Name=Process Theology 進程神學}）哲學及神學就此提出批評，進程思想家認為改變比存有更重要，神與歷史的進程或世界的性質，是分不開來的，這樣的神才會受世界感動，參與世界的苦難。
　　聖經從來不嘗試證明神的存在，祂的存有是肯定的，祂是那位自顯自證的神︰「我是自有永有的」（出三14）。但世界及人的存有，卻不能離開神來理解；神是世界及人的創造者，所以世界及人類都帶有創造之神的記號。同樣地，歷史事件也必須從神和祂對世界及人類的旨意來解釋；耶穌啟示神的性情就是愛，並且說︰「人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。」（約十四9）田立克指出，這樣描述神絕不僅是一個概念而已，也不能把祂與世界及歷史等同（如進程思想家所說的），乃是指出神正是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是主動的、大能的，也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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